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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纸张发明前的主要书写材料，
简牍不仅传递文字与智识，本身也是智
慧的象征。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简牍也随之
深埋入土。千年后的今天，它和它承载
的智慧如何被唤醒与传递？带着这样
的疑问，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前往荆
州文物保护中心，采访正在伏案修复简
牍的专家们。

论及简牍修复技术，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在业界当数翘楚。在湖南里耶秦
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荆门郭店楚
简、安徽阜阳汉简等重要简牍文物的修
复与保护过程中，都有着荆州文保的身
影。肩负全国80%饱水简牍、70%饱水
木漆器的修复工作，该中心已成为华中
地区乃至全国影响力较大的文保机构
之一。

“目前，中心保护修复的简牍文物
数量已有近 20 万枚，占同期出土简牍
数量的 80%以上。”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副研究馆员邱祖明告诉我们，近年来，
团队持续推出非正交影像及计算机辅
助制图简牍整理技术、连二亚硫酸钠脱
色技术、干缩竹简润胀复形技术等简牍
文物保护的系列技术。

“我们常常会把实验室搬到考古现
场，也会把考古现场‘搬’进实验室。”邱
祖明介绍，他们与全国各地考古队联系

密切，经常火速奔赴考古现场，然后小
心翼翼地将其完整打包回来。

步入中心的简牍文物修复室，我们
看到竹简被浸泡在长长的试管或盒子
中，简牍文物保护修复师的桌上摆放着
大小不一的烧杯试管和各种尺寸的软
毛笔。

修复师贺巧云正坐在台灯下，手持
软毛笔，聚精会神地蘸洗着一枚简，这
是简牍修复的重要环节——清洗。除
此，简牍修复还包括整理、脱色、采集出
版信息、脱水、包装等流程。

“为什么清洗了这么多遍，这枚简
还是只字不出？”对于我们的疑问，贺巧
云回答：“洗简牍如同抽丝剥茧，每一步
骤都要有条不紊。要先用软毛笔轻轻
清洗一遍，洗去表层松散的泥土、大颗
粒，再对照红外扫描的字形，采用剥、
挑、蘸等基本操作手法，一遍遍进行清
洗。清洗最关键是掌握力度，洗的力道
太轻，污染物仍有残留，使字不清楚；下
手太重，又会破坏字迹。”

让我们惊讶的是，即便对一个熟练
的简牍修复师来说，一天最多能洗出 1
至 2 枚简。这条漫漫“修”行路，生物化
学专业毕业的邱祖明起初只是来试试
手，没想到一干就是19年。

“这一堆竹简，像是百味杂陈的宴
席。既为修复者奉出文字珍馐，也为之

筹备了‘密密麻麻’的困难。”邱祖明回
忆起了修复过程中的挫折，有时在修复
室伏案数月，手中还是个残片，不知自
己在忙什么。如何消解这种困顿？唯
有耐得住寂寞。修一枚简，也练出简牍
修复者攻坚克难的强心脏。

2015 年，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主椁
室文书档案库的 5200 余枚简牍面世，
邱祖明参与了这些简牍的修复工作。

“刚刚发现时，这些简牍层层粘连，
软得一触即溃，看起来就像一座不起眼
的泥土小山。我们揭取时一根根剥离开
来，当时连喘气都要注意，像对待婴儿一
般小心。经过艰难的修复，失传1800年
的《齐论语》重见天日。”邱祖明说。

他们知道，自己手下的不单是几个
字，而是史学专家视如珍宝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自己拂去的是厚
重的历史尘埃，修复的是泱泱中华文明
的筋脉。

“我们团队现有人员 56 名，专业涵
盖化学、生物、物理、美学、管理等学科，
简牍修复也算是后继有人。”邱祖明看
着 正 被 修 复 的 一 组 竹 简 ，欣 慰 地 感
叹道。

与此同时，装有竹简的试管折射出
一丝光芒，仿佛是长江边一道人类智慧
的灵光，继往开来，被承接，正闪耀。

（本报记者 高心同）

在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探秘简牍修复——

妙手回春 重“牍”千年

荆 州 文
物 保 护 中 心
修 复 完 成 的
木牍。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车窗外，成都平原一马平川、沃野千
里。这一趟，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要
去新津宝墩古城遗址——

这是一个能解密三星堆的地方，一
个被称作“天府之根”的地方。

在这里，曾经有繁衍在川西高地的
人群，有南下的黄河上游人群，有西行的
长江中下游人群，人口的流动带来文明
的传播。宝墩人吸收着不同区域的文明
因素，继承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
植和筑城技术，进行着全新的自我创造；
而宝墩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
源的其中一个样本，是满天星斗的组成
部分。

一路上，车开过好几条河。当我们
站在新津宝墩遗址展馆里的沙盘前，才
将这一路遇见的河和一个个名字对应起
来：府河、江安河、岷江⋯⋯

这几天，我们一直行进在成都平原
的冲积扇平原上，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
大的平原，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8个
冲积扇重叠联缀而成。4000多年前，在
岷江冲刷而成的冲积扇上，曾经崛起过
八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邑，其中就包括宝
墩古城。

“在已发现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
宝墩的城址面积最大、聚落形态最复杂、
遗存最丰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
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说，发现时间最早
的宝墩古城遗址被认定为成都平原新石
器时代的中心遗址，也成为宝墩文化的
命名地。

宝墩古城遗址发现于1995年，当时
的联合考古队用碳14技术，大致确定宝
墩是一座距今约为4500年的城邑，入选
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展厅里，有数件将灰白陶碎片拼接
复原起来的器物，其中不少碎片是唐淼
挖出来的。2015年，这个从四川大学考
古学专业毕业的 85 后小伙来到了宝墩
遗址工作站。

清洗、分类、拼对、挑选标本、统计上
号、拍照绘图⋯⋯日复一日与陶片打交

道，唐淼并不觉得枯燥，偶有发现时，还
会 产 生 与 宝 墩 先 民 跨 越 时 空 对 话 的
感觉。

那些挑出来的灰白陶片呈干净的
陶质和陶色，特征很明显。“三星堆遗址
文化层的第一阶段（时间最早）也出土
了类似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陶片。”唐
淼说。

展馆百米开外就是古城遗址，一大
片稻田刚刚收割过，留下一茬茬的稻梗。

这里地处成都市新津区。新津区是
成都打造“天府粮仓”示范新窗口，正值

秋收季节，“大地乐章”此起彼伏地奏
响。就在这广袤田野之下，宝墩先民们
何以为食，何以为居？

展厅里，有一块取自考古现场的水
稻田样本，约1立方米，表面灰黑色。

2020年夏天，考古队在宝墩时期的
地层意外发现了一层水平地层，它不同
于同时期的文化层，经检测后，这一地层
的淤泥中植硅石的比例很高，含有大量
铁锰结核。

“当时我们判断，这一地层曾经种植
过水稻。”唐淼说。

4500 年前，宝墩人种下了一粒稻
谷，从此开启了古蜀文明向前迈进的一
个脚步。

“宝墩的水稻种植技术，应该来源于
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我们在宝墩遗
址的考古，只发现了野生稻和培育稻。”
唐淼表示。

唐淼曾考察过成都西北方向位于岷
江高地的史前遗址营盘山，距今约5100
年至 4800 年，“那里的人种植的还是黍
粟旱作物，与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农业
相同。”

但在距今5000年左右，温湿气候逐
渐结束，川西高地不再适合黍粟的种植，
人们被迫向低处的盆地迁徙，成都平原
的腹地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人们开
始在河流沼泽众多、气候温暖湿润的多
水环境里，过上了以稻作为主、兼作黍粟
的农耕和饲畜生活。

“成都的水稻在全国来说不算最早，
但对于长江上游来说，我们却是最早
的。”唐淼说。

宝墩文化的农业体系奠定了长江
上游农耕文明的基础，也因此，长江上

游 文 明 进 入 了 水 稻 为 主 食 的 历 史
阶段。

2009年，考古队对古城遗存进行打
点连线后，发现宝墩外城城址占地达到
276 万平方米。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先民只在此地繁衍生息了 600 年，就离
开了，为什么？

古城的先民将城外的河水引入城
内，依托灌溉型农业，在低洼处种稻，在
高台处生活。然而，面对岷江流域不时
袭来的洪水冲刷，他们靠什么进行抵御？

走出展馆沿水泥小路前行，没一会
儿就能看到路边有一条长长的土墩，中
间有豁口。土墩高约6米，有点陡，不借
助工具，一般人上不去。

唐淼说，考古发掘发现古城有内外
两道城墙，外城墙上宽 20 米，下宽 30
米，斜坡堆筑的方式和长江中游的屈家
岭、石家河城墙的修筑方法几乎是一
样的。

然而，渺渺远古，水不从人，先民们
一次次与水搏斗，一次次重建家园。最
后，他们去往何方？

展馆里陈列着一根象牙杖，虽不及
三星堆的黄金权杖般精美，但禁不住让
人产生联想。

“如果以人的一生来比喻，可能宝墩
就是整个长江上游远古人类文化的孕育
之初，到了三星堆应该是它的青壮年，金
沙是它的一个晚期。”唐淼说。

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的历
史向前推进了 800 年，将成都平原正
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
中 ，填 补 了 长 江 上 游 文 明 进 程 的 空
白，同时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
重要线索——一个混合了古蜀文明与
中原、长江中下游文化的三星堆，呼之
欲出。

可以说，握着这根象牙杖的宝墩先
民，在即将跨出新石器时代门槛的瞬
间 ，叩 响 了 三 星 堆 文 化 伟 大 的 青 铜
时代。

（本报记者 李蔚）

在四川宝墩古城遗址领略先民生活——

宝墩，为古蜀文明播下一粒种

宝墩遗址展馆内的水稻田展区。 受访单位供图

你能否想象，在长江流域的土地
上，曾有 250 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
你能否想象，数百万年前远古生物的真
实模样？

20 多年前，安徽繁昌人字洞考古
的重大发现，将亚欧大陆古人类生存的
时间推到了距今 200 多万年前，如平地
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考古界。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芜湖
市繁昌区孙村镇长垅村癞痢山，看到那
似“人”字的化石堆积裂隙剖面。四年
来，考古工作人员不断努力，又在人字
洞继续向下挖掘了 1.5 米左右，发现了
更多古生物化石和打制石器。一层层
的红色泥土，诉说着重见天日的悠久历
史和考古人的不懈探寻。

“我们正在测量人字洞更确切的年
代。”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王元告诉我们，在不远处的草
地上，两名工作员正在整理从人字洞中
挖掘出的泥土，进行采样。

在 1998 年至 2005 年最初阶段的
发掘中，经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综
合研究，“繁昌人字洞”遗址地质年代确
定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 256 万年至
220 万年，成为亚欧地区迄今发现最早
的人类活动遗址。

但这还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区间，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
与相关高校合作，采用铝铍埋藏测年
法 ，将 测 算 出 人 字 洞 更 确 切 的“ 新 ”
年代。

在遗址现场，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
矍铄的老人一直守在这里，他就是长垅
村人盛昌林。从人字洞被发现开始，盛
昌林义务守护这里的山林文物 40 年。
盛昌林老人热心地为我们介绍遗址的
情况，到了午饭时间，我们邀请他一起
用餐，他却说：“我不去了，我不能离开
这里。”

盛昌林与人字洞的结缘还要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当年，一声开山炸
石的炮响，彻底打破了长垅村的宁静，
工人们在开山采石时，发现许多形状奇
异的骨头，便第一时间找到当时在水泥
厂医务室上班、见多识广的盛昌林。这
些骨头后来被寄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最终被鉴定为库班猪
的化石。

1998 年，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
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项目启
动，国家考古队随后入驻人字洞进行考

古发掘。芜湖市繁昌区博物馆馆长汪
发志告诉我们：“人字洞的发现不知不
觉已经过去 20 年，很多珍贵的记忆仍
历历在目。”

为了对人字洞进行抢救性发掘，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金昌柱带着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汪
发志，每天步行或坐小三轮上山工作，
采集标本。回来后，他们第一时间对标
本进行清洗和登记。“自从我们采集到
几块疑似人工打击的片麻岩标本和原
黄狒化石后，金老师会在晚餐时让我陪
他喝几瓶啤酒，开心的心情溢于言表。”
汪发志回忆。

自 1998 年开始，人字洞遗址先后
进行了 13 次系统发掘，出土远古人类
加工、使用过的石制品上百件，有人工
打击痕迹的骨制品数十件，与文化遗物
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数千件、近百种
且保存完整，为亚洲是早期人类起源地
区之一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们在遗址现场看到了大量人字
洞出土的动物化石，王元说：“人字洞
动物群中有两种哺乳动物引起了人
们的特别注意，分别是原黄狒和中华
乳齿象。”

原黄狒是一种与人类亲缘关系较
为接近的大型灵长类动物，之前只发现
在我国北方地区距今三四百万年的地
层中，人字洞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高等灵
长类原黄狒化石，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
尚属首次发现；人字洞的大哺乳动物化

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存完整的中华
乳齿象的头骨和骨架化石，它代表了一
个新的种类——江南中华乳齿象。长
江流域的地貌和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可
见一斑，也难怪古人类会在这里扎根
生活。

如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和繁昌区政府组成联合考古队，
借助无人机航拍、全站仪测绘等科技手
段，对人字洞主洞堆积中 70 余件人工
石制品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空间分布位
置进行精确测量，在化石加固保护的基
础上，陆续采集标本，便于后期复原和
装架。

考古队还首次尝试将物探技术，包
括电阻率法、雷达法、弹性波反射法等，
应用到癞痢山洞穴遗址群的考古勘探
中，在不破坏遗址保存的基础上，科学
而全面地获取人字洞穴及周边洞穴遗
址的分布范围、走向、堆积物的厚度等
信息。

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又在人字洞周
边发现了多个地质时代连续且富含文
化遗存和动物化石的新地点，这为在皖
南寻找百万年的古人类遗存及探讨东
亚早期人类演化的环境背景提供了新
契机。

人类起源，是人类认识自我历史的
一个永恒命题。我们的探索之路，永不
止步。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徐添城 安徽
日报记者 陶妍妍 关敬生）

在安徽繁昌人字洞探寻古人类足迹——

这道文明之光，穿越200多万年

繁昌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李娇俨 摄


